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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大观小品大观

写诗

读诗、品诗带来的冲动就是写诗了。
最初的写诗，一定多少带有模仿的成

分。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
也会吟”，很有道理。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
期，崇拜、迷恋的是高尔基的《海燕》、贺
敬之的《雷锋之歌》，像我这样有着想当诗
人志向的青少年，还会像今天的追星族们一
样追诗人郭小川。情窦未开的我，读郭小川
的长诗《静静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
还不能完全领悟诗的深邃及意境，却也从流
畅的诗句中读出了一种淡淡的美。后来知
道，贺敬之、郭小川的“阶梯诗”，是受到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于是我也找
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来拜读、学习。就在这
种诗的氛围氤氲中，我在上高中一年级时，写
出了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处女作”《雷锋和
我们同在》。这是一首长诗，有近三百行。特别
幸运的是，这首诗得到大诗人臧克家先生的
肯定，他给我打了65分，并说：“还可以比65
分再高一点。”那是1972年，臧老刚刚从“向
阳湖”干校回京不久。自那时起，这首诗成了

“敲门砖”，我得以经常登堂入室，成为老诗
人的一个忘年交小友。

在编选自己的诗集时，犹豫再三，终不
能放弃这首虽不成熟却打上了青春印迹，更
承载着我对臧老深深感恩之情的处女作。今
天，自己朗诵起40多年前的诗句，胸中似
仍能寻到起伏的少年激情——

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百花盛开
呵，春风
吹拂着
祖国大地
百花盛开
阳光照耀着锦绣河山英姿多彩
呵，阳光
照耀着
锦绣河山
英姿多彩
……

我始终认为，诗歌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形
式，是艺术殿堂里高傲的桂冠，是桂冠上那
颗闪着耀眼光芒的明珠。对于写作者来说，
不具备丰沛的才情、缺乏思辨的深邃，千万
不要去写诗，连边儿也别碰。这是对诗歌应
有的敬畏。那么天下有那么多诗歌爱好者，
就不写诗了吗？当然不是。其实诗歌本身是
大众化的，来源于民间，诗人永远诞生在人
民中间。写诗的第一要义，就一个字：真！
我们看到一些并非诗人的青春男女，他们的
情诗写得都不俗，有的还十分亮眼。我偶尔

阅读过一些，不禁大吃一惊，那些诗大都写
在日记本里并不想示人的，的确是心灵的流
露，发自内心的表达。想起件逗事：我高中
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村里有几个老知青，抽
烟喝酒，经常不出工。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
汉子，看上了我们班新来的一个女生，竟塞
给她一个纸条儿。那位美女没敢一个人看，
就当着我们几个同学的面打开，只见纸上写
的是一首情诗，第一句是：“爱情的火焰在
纸上烧”，哈哈，大家都笑了。女同学说，
烧什么烧？纸都烧没啦！

我也写爱情诗。

这支歌不再有旋律
残缺的音符埋在心里
如果有个梦会偶尔扰你
那是深夜里我孤独的叹息

这照片就要归还你
请将我配的镜框也带去
假如有一天你擦一擦它
才知道抹不去的是记忆

……

当时黑龙江省的《妇女之友》杂志的编辑
雨萌来北京约稿，我就把这首诗交给她了，不
想得了一个“全国爱情诗大赛”的一等奖。后
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还为这首诗谱了
曲，发表在北京的《音乐周报》上。

关于写诗，我还有一个自己独到的见
解，愿意与广大诗友们交流。

我曾在一个讲座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同
样一个题材，如果你觉得用散文笔法不能很
好地表达，写起来不够精彩甚至索然无味
时，那么不妨写首诗试试。我到新疆博尔塔
拉州霍城采风时，第一次见到被誉为“世界
上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瞬间被她的
辽阔、美丽、圣洁所征服，本应写篇散文
的，但几次动笔都觉得笔下的文字哪有湖水
本身动人？干脆写诗吧。读诗、品诗多了，
写诗就不难了，一首《赛里木湖的波光》出
笼了——

赛里木湖的波光
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
他们世代弹着冬不拉
湖水便像圣泉一样清凉

赛里木湖的波光
让维吾尔古丽的发辫儿飞扬
她们跳起迷人的舞蹈
湖岸就弥漫着沙枣花儿的芬芳

赛里木湖的波光

把锡伯族猎手的眼睛擦亮
他们封存了骑射的弓箭
家乡更有了满坡满岭的牛羊

……

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网上已
经有多个朗诵版本，还有歌手谱上曲传唱开
来。让我欣慰的是，《新疆日报》和《博尔
塔拉报》都转发了这首小诗。

还有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也很有意思。
2019 年，著名作家李迪在新疆采写

《加油站的故事》，他约上我随他“走马观
花”。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遍南疆
北疆不知新疆之美。从乌鲁木齐出发，披星
戴月，风雪兼程，支线航班飞来飞去，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噶尔古城，巴音
布鲁克草原，冬季安睡的博斯腾湖，塔克拉
玛干沙漠戈壁上醒着的胡杨林……我们奔波
在美丽的新疆大地上，累并快乐着。李迪是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中国作家的表
率，他受邀中石油创作《加油站的故事》时
提出，写就写最遥远的祖国边陲加油站的故
事。于是，我们来到了被称为“中国西极”
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的康苏
镇。如果说祖国的版图像一只雄鸡，那么

“中国西极”的地理标志就矗立在大雄鸡的
尾巴上。而我们所采访的加油站，就像是雄
鸡尾巴上一片漂亮的羽毛。小站只有一位员
工，是一位柯尔克孜族小伙子，名字叫玉
山·衣沙克，墙上的营业执照写着，他就是
加油站的经理。采访应算顺利，我和李迪还
拎起水桶，跟他一起去两公里外的小河打
水。然而迪兄写作时有点犹豫，他觉得用报
告文学或散文笔法都不太顺手。我说，我来
写首诗试试吧。一首叙事诗《雄鸡尾上的加
油站》很快写出初稿，迪兄看了连声说好，
建议我发给我俩共同的好友，哈萨克族著名
作家、诗人艾克拜尔·米吉提，请他指教。
艾克兄回复：“好诗！”还为我纠正了一个差
错，把原稿中的“库木子”二弦琴，改为

“库木孜”二弦琴。
《雄鸡尾上的加油站》得以在《光明日

报》发表——

从喀什噶尔一路向西，
进入乌恰县就是中国的“西极”。
它位于祖国版图雄鸡的尾部，
漂亮羽毛上居住着柯尔克孜族兄弟。

有一年，春风吹遍了这片土地，
中吉边境贸易口岸拔地而起。
伊尔克斯坦古道上多了车辆，
于是，一座加油站便建在了这里。

小站看上去没什么与众不同，
常见的“宝石花”也不稀奇。
可它是方圆几百里唯一的加油站，
遇见它，疲惫的司机是多么欣喜。

……

启程了，客人们依依惜别小站，
我多想把这次“遇见”告诉你。
当雪花渐渐遮掩了红色的加油站，
一首小诗已悄悄地流淌在我心里。

加油员保洁工歌唱家翻译还有经理，
“玉山·衣沙克”是他们的名字。
你很可能以为小站有好几位员工，
错了，这里只有一位柯尔克孜族兄弟！

这里，我特别要就诗的最后两句做一个申
明，这个创意的“原创”不是我，而是我崇拜
的著名诗人徐迟先生。我在前面谈到我阅读过
他的一本诗集《共和国的歌》，很受教益，其
中他有一首赞美云南的少数民族彝族的一个分
支撒尼人的。顺便说个小知识：撒尼不能称为
族，它只是彝族的一个分支，像摩梭人只是纳
西族的一个分支一样，撒尼、摩梭都不能称为
族。少数民族中，彝族的分支比较多，比如还
有阿细人，也是属于彝族的。“阿细跳月”就
是彝族阿细人创作的优美诗篇。徐迟先生赞美
撒尼人的勤劳勇敢、艺术睿智，他是怎么写的
呢？我们来读一下这首《撒尼人》——

云南的撒尼人人口不多，
他们可有两万多音乐家，
还有两万多舞蹈家，
还有两万多诗人，

他们有两万多农民，
还有两万多牧羊人，
可不要以为他们有十万人，
他们的人口只是两万多。

真是绝妙！我在新疆西部边陲遇到只有一
个员工的加油站时，不禁联想起徐迟的这首小
诗，便套用了先生的创意。《雄鸡尾上的加油
站》，如果拿掉这层意思，就会失色很多，缺
少诗意了。所以说，读诗、品诗、写诗，一定
是读诗、品诗在先，写诗在后。你读的诗足够
多了，品诗的时候又能不断汲取营养，那么，
距离你写出一首好诗就不远了。

有感：有诗的日子真好，有诗的日子很年轻。
我认为，人的一生有诗相伴才算完美；活

过多少年却始终与诗无缘该是多么无趣、乏味
甚至无聊。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
杂文学会秘书长）

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下）

李培禹

马场崖边看流急

马场坪确乎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马匹交易圩
场。贵州多山，传统交
通靠马与马帮。贵州的
马是山地马，是国内主
要的马品种，贵州马的
输出数量很大，从黔西
的安顺、花江，贵阳的
花溪到福泉的马场坪，
再到黔南的独山，到处
都有马匹集散市场给出
的地名。贵州中部的都
匀，是西南地区较大茶
产地，都匀毛尖很有名
气，粗茶输出的数量也
不小。贵州历来缺盐，
更需要马帮在西南“三
尺盐道”上驮运。马、
茶、盐三大宗物资的互
动流通，使贵州的茶马
古道具有了更为多重的
商 业 色 彩 。 那 时 的 比
价，曾经是 1 匹马换 30
匹土布或者 100 斤茶或
盐，马匹的交易是极为
赚钱的营生，这是南临
都匀西向贵阳的马场坪
能够发展起来的主要历
史因素，也是后来福泉
火车站能够设在马场坪
的原因。马场坪繁荣的
因素，现在大多已经淡
化，但镇区的间架还是
大致保留下来，旅店和
商铺不少，街道也比较
宽一些。

到马场坪得知，有
年冬天，这里曾经发生
过 一 起 不 小 的 安 全 事
故，有两辆运输炸药的
汽车相撞，引起一场连
环爆炸，所幸没有伤及
更多的人。爆炸现场的
痕迹早已处理干净，但
阴影还留在人们心头。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炸药？原来是这里的采矿业规
模较大，特别是磷的储藏量巨大，遍地开花的采矿企业需
要大量的炸药，马场坪无疑成为矿产开发物质和磷矿产品
的集散地，采矿业也会成为福泉旅游业、农业之外的重要
产业支柱。采矿业发展，固然也是由地区资源禀赋所决定
的，但在粗放生产的背景下，又会对环境对旅游业和农业
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是有大问号的。不能说马场坪发
生的那场爆炸一定要由采矿业来承担，但产业转型显然是
更为紧迫的课题。

马场坪本身没有更多可看的景点，从这里到福泉城虽
然很近，但也没有多少来回折腾的时间，因此，用过早
餐，也就顺着公路向上走去，看看有什么奇峰野趣。公路
一侧靠山盘旋而上，另一侧临着一条峡谷，站在路边看，
一条不小的河在谷底涌流。然而，天气晴朗，谷里却有些
生烟的朦胧。细望去，河对岸的山里似有飘忽不定的烟
柱，一股强风刮来，带着一种异味，那里大概就是磷矿的
采掘点，也是朦胧烟气的来源。

眼前的崖畔也还有些看头，那里有着长满树与野草的
一面缓坡，中间是一道铁栅栏。栅前开着一道门，门前一
间小屋，一位老汉正在吃早饭。我们走了过去，打问这里
是不是一个旅游景点。他打量我们一眼，没好腔但也没恶
意地说，真是没得做了，整天游来游去。这里是磷矿石加
工厂，刚关掉，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当看门人。我们不知他
气打何处来，只得赔着笑脸说，就是没事嘛，想进去转
转。他打量了又打量，沉吟了好一会儿，终于点头说，去
吧，不要走太远，更不要从台阶上走下去，那里太险了。
我们连连答应着，快步走了进去。

这绿树草坡上还真有两排像是加工车间的大房子，房
后就是向下的台阶，水泥颜色尚新，是不是要改建旅游景
点，很有可能的。但这里冷清得只有我们两个人。下面会
看到什么，还是禁不住好奇走了下去。这里曲径通幽，走
到一个平台上，下面现出一幅奇景，一股激流从平台侧面
的大岩洞里冲了出来，很有些翻江倒海气吞河山之势，见
过从天而降的瀑布，也见过许多湍流，但几米之外的石洞
吐水，很少见到。只是水色发黄，冲起一股异味。这里到
处是喀斯特地形，流水在地下和地上对流，这带着异味发
黄的水流，是从哪座矿山流入地下，又从这洞穴口涌了出
来，流进地上的河溪里，污染更多的江河。倘若这种情景
不能改变，即便附近有多么美丽的福泉山、洒金谷、蛤蚌
河，又怎能保证它们不受这发黄的水流牵连呢。人文景观
和自然景观其实也一样。人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听景可
以听到许多人文故事，但这些人文故事也要有洁净的自然
景色相配伍。谁也不会在凋敝了的自然景观前发幽古之
情。眼前的石洞激流如此震撼，气氛却如此不搭配，这是
很令人扼腕叹息的。这使人想得更多更多，包括眼前浑浊
的激流和河谷里升腾的烟雾，如何去治理，又如何深度地
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再是吃山靠山吃水靠水，而要吃山养
山吃水养水，是有好多事要办的。但我也以为，用不了多
少时候再来，一切都会变化的。

我们向看门老汉道别，也向马场坪道别。看来，这马
场坪不仅在物流上有并不随茶马盐交易消失而消失的区位
优势，也有独特的旅游资源，怎样不去辜负此山此水，这
是人们都正在考虑的。对那位守门的老汉我也理解，在老
旧工厂关闭之后，他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后来的事情，
他那没有多少好气的几句话，也不过透出一种长年与磷矿
石打交道的惯性情绪。他或者是那所老旧工厂的最后看门
人，但也许会是不久之后马场坪新景区的第一个迎宾者。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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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除了享受故事的趣味，也涉及演绎和
分类辨识的步骤和方法。而这些步骤、方法对儿
童而言又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孩子们
了解“阅读”之为何物，为什么要阅读，从中可以
获得什么样的帮助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阅读不
只是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在了解阅读世界的层
面后，我们其实也可影响别人的阅读。

——（英）艾登·钱伯斯

所谓“责任游戏”，是指通过阅读讨论之
后，读者充分把握了文本的内容与意义，享受
了阅读的过程和故事本身的乐趣之后，还应该
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传播美好，影响更多的
人阅读。钱伯斯也提出了若干阅读者强化自己
责任的做法。如由较年长的学生为学弟学妹们
选择推荐书籍；为自己班级、其他班级、父母
团体等推荐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收集相关
数据（如报刊发表的书评、作者自传、插画、
封面设计等）做成图书海报，在学校布告栏或
者校刊上为一本书做广告；以制作“精选集”
的方式来介绍一本书或者一个作家等。这些做
法，目的都是一个，把自己读过的好书，推荐
给更多人，用曾经感动过自己的故事去感动更
多人。这是书籍的接力，是阅读的接力，也是
感动的接力。阅读，本来就是一件传播美好的
事情。在传播美好之中，也让自己变得更加美
好。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在一组阅读讨论的团体中，没读过指定读
物的“非读者”，一般来说是挺让人反感的。
但有个法子能让这种人物也对讨论产生贡献。
既然他们对该书一无所知，正好让他们担任提
问和理清答案的工作。只要他们对组员的对答
有任何不解，都可以立即提出，而每个组员也
都要负责释疑。老师每隔一阵子就要求这些

“非读者”对刚才讨论的内容做汇整简报。这

么做的原因在于让说话的一方确认自己的表达
方式有无缺点，“收听”的一方是不是清楚接收
到了自己的讯息，自己的想法是否被误解了。透
过这种反省的确认，大家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
候，可以学得更仔细、更含蓄、更周延些。

——（英）艾登·钱伯斯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钱伯斯提出了几个
很有意思的阅读讨论的“游戏”。其中之一就
是“非读者游戏”。什么是“非读者游戏”？一
般来说，在讨论的过程之中，最忌讳、最麻烦
的事情，就是参与讨论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根本
没有读过讨论的书籍，对文本一无所知。在这
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钱伯斯教给我们一
个好办法，这就是所谓的“非读者游戏”。非
读者有两项重要的任务：提问和汇整简报。提
问的意义，在于检验被提问的对象是否真正读
懂了文本，一般来说，没有认真阅读的人往往
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无法清晰地表达自
己的思想和观点。而汇整简报，不仅仅让非读
者也能够大致了解文本的内容与逻辑，相当于
听了一次书籍的介绍，同时也让参与讨论的人
能够确认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否被别人所理解
和把握，从而训练自己清晰、流畅、仔细、周
到地表达思想的能力。也许钱伯斯没有意识
到，“非读者游戏”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价
值，那就是在提问与汇整简报的过程之中，非
读者也许会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成为真正
的读者。所以，在组织讨论的时候，不妨故意
安排几位“非读者”参与，做一做钱伯斯的

“非读者游戏”。

阅读 （聆听） 一段故事，不仅仅只是逐
字看过，它更是从一个层次进入另一个层次
的过程。

——（法）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是法国作家、思想家和社会学
家，著有《写作的零度》《神话》《符号学基础》
《批判与真理》等，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面有
深入研究。钱伯斯在解释巴特的这段文字时说：

“穿梭在文字运用的不同层次，泅泳于意义的多
种可能，这是一个熟练的读者的阅读态度，这也
是我们应该教会孩子们的事情。”也就是说，讨
论不能够浮光掠影，只是粗读一遍。每一本书就
像一个人，不仅仅长相不一样，而且各具个性各
不相同。这些不同的书，在遣词造句、表现形态
和内容情节上各有特色。阅读讨论的过程，就是
发掘这些不同特色的过程。如何才能做到像层层
剥笋一样，走进书的不同层次，发掘意义的多种
可能？老师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钱伯斯提
出，为了把握讨论的节奏和控制讨论的方向，可
以提出三种类型的问题：一是基本问题，这类问
题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喜欢不喜欢之类，如

“这本书里有没有什么是你喜欢的？”“有没有什
么是你不喜欢的？”“有没有什么让你困惑不解
的？”二是概论性问题，这类问题主要是把阅读
的书籍与学生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生活
经验结合起来，如“你以前读过这样类型的书
吗？”（两者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你以前读过
这本书吗”（有什么是你在第一次阅读时没有注
意到的？）“你有没有遭遇过和书里相同的情
节？”“你会怎么跟朋友谈论这本书？”三是特定
问题，这类问题一般紧紧围绕讨论的文本展开，
如“你觉得这故事从头到尾得花上多少时间才能
读完？”“你觉得哪一个角色最有意思？”“这个说
故事的人，这个叙事者怎么看待书中各个角色？
叙事者喜欢或者不喜欢哪个角色？我们从何得
知？”作者在书中列了上百个问题清单，供老师
和父母在组织讨论时参考。当然，在实际的讨论
过程中，老师完全可以根据文本和读者（参与讨
论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现场发挥。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阅读讨论的“责任游戏”
朱永新

燕山冀北夜深时，

雪谷腾挪龙虎姿。

曲曲迥回鱼贯去，

高清镜下判分岐。

注：读唐人高骈诗
《对雪》，感其优美，步此
韵，借此景，赋此诗，示
敬也。

（作者系全国政协提
案委员会副主任）

赞冬奥
越野滑雪

蒋定之


